
未曾谋面的相识
盯着超市门口服务台前一排排照片及

对应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我内心略微纠结

了一会儿，便按照上面信息，拨通了第一排

第一个人总经理王俊玲的电话。

“喂，是王总吗？”

“噢，我是，您请讲。”

耳边响想了银铃般的声音。亲切，自

然，像是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很冒昧打搅您。———我的孩子刚高
考完，还没啥社会经验，瞅见你们百惠店餐

饮部招人，想到那打打短期杂工锻炼锻炼，

您看能否给提供个机会，工资待遇都好

说。”

“姐，－－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餐饮

部，只招长期工，您看这样行不，我们百惠

超市每年都给假期的孩子们提供一些锻炼
的岗位机会，您可以找一下客服部的经理，

让她具体给你安排一下。”

“好的，好的。”

一件就职事件就这样轻松搞定了。

寥寥数语，简洁明了。2017 年 7 月，我

与县百惠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俊玲女

士就是这样搭讪认识的。同为古绛人，虽未

谋面，但王俊玲女士亲切自然的为人处世

风格和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这个女娃不简单
再次见到王总，是在 2018 年的 12 月

23 日。那天，我们县作家协会 2018 年会恰

好定在了县百惠商贸公司总部召开。这

时，我才了解到，是热心的王总特意给我们

缺场所少经费的县作协提供了一个温暖的

家。

那天，我们县作协全体与会人员与王
总共同参加了“绛县作家协会驻绛县百惠

商贸有限公司创作基地”的揭牌仪式。这

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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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刚出头，扎着一个简单的马尾辫，穿着

一身干练的职业套装，眉宇间散发出一种

朗爽的亮光，说起话来亲切随和，如同与你

拉家常。提起创业经历，王总如数家珍般

娓娓道来，也是那天我才知道，绛县百惠商

贸有限公司从 2004 年 9 月发起，在短短的

15 年时间里，从最初只有 1 家超市 11 名职
工，到如今拥有 11 家连锁超市、3 家餐饮单

位、1 个商务茶庄、1 个配送中心和 1 个果

蔬仓储站，现在的百惠公司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职工 280 余人，涉及零售百货、餐

饮服务、物流配送的多元化经营企业。

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王总还热心

于社会公益事业，资助贫困大学生、为灾区

捐款捐物，就在今年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

间，百惠公司责无旁贷地挑起全县人民粮

食蔬果的配送任务，这无不体现出一个企

业的社
会责任

和使命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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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到底从哪天起，“百惠”正如它名子

所涵盖的含义一样，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

浸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里，如同一杯随时随地解渴的白开水，是那

么自然，那么平常，缺少不得。

有人说过：“做人做事做到极致是善良

和平淡的极点。”眼瞅着面前这位女娃，既

没有咄咄逼人的商气，也没有财大气粗的

霸气，就是这样一位平常如邻家的小女子，

这么多年用心服务，用爱经营，无声无息地

以做人的善良、本真、感恩与爱，把一件事

做大做强，做到最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今，王总带领

全体员工正在为“让古绛百姓享受更多实

惠，让优质服务惠及更多百姓”的美好愿景

不懈地努力着。

瑜伽馆里的小姐妹
“老师，为啥我的后弯老是下不去？”|

“姐，我的下犬式做得标准吗？”

后来时常在瑜伽馆里见到的王总，总

是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虚心向馆里老师和

学长们请教。她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认

真，执着。为了做好一个动作，她不遗余力

地反复练习，有时课后还及时进行补课，似

有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阵势。眉宇间总散发

着亮光，又传来一句明朗而又极富感染力
的声音：姐妹们，一起加油啊！王总这富有

磁场的吸引力和满满的正能量就这样把我

们几个人紧紧地吸纳到了一起。为了便于

相互鼓励和督促，我们建了个“瑜伽姐妹”

群，开始打卡练习。每每要上课前，都有人

在群里发起：练瑜伽的姐妹们，走起！于是

大家一呼就应，偶有想偷懒的，也在大家的

相互督促下，在一起变美的路上相邀而行。

也许，一生中有些人，只是遇见就已经足够

美好。

·“百惠杯”有奖征文之六·

殷 李淑芳

刘金龙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开着小

车去铲地皮。铲地皮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职业，就是到各村里挨家挨户收古货。
刘金龙一边开车一边回想着昨天晚上

做的梦：自己因上课迟到被初中班主任罚

站在教室门外。早上醒来，他觉得这个梦真
是好笑。想到初中班主任，他又不由地想到

了班花王亚琴。从初一年级开学见到她那

天开始，刘金龙就暗恋上了她，可是这么多

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白。
初三第二学期，刘金龙父亲出车祸死

了，家里剩下了母亲、上高中的姐姐和他。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种庄稼没

有其他收入，姐弟两个上学的费用再加上
父亲的丧葬费，家里就欠了不少外债。刘金

龙不想继续读高中，就跟着本村的人到外

地打工去了。这些年，他学过打饼子，在饭
店端过盘子，贴过小广告，学着做过铝合金

门窗，干的样数不少，但都干不长远，日子

过得捉襟见肘。

王亚琴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后来嫁

给了邻村书记的儿子。她结婚那天，刘金龙

听说了，赶到裴庄，远远地站在婚礼人群的

外围，真想把
王 亚 琴 抢 回
家。然而，他太

穷了，他拿什
么 来 养 活 她
呢。在亚琴结
婚的第二年，

经媒人说合，
刘金龙和邻村
的一个姑娘结

婚了。
刘金龙的

一个远房舅舅

是搞古玩的，
在六七十年代
就倒卖过袁大

头银元，改革
开放后，明里
暗里搞些收古货的事情，尤其是国家开放

了古玩市场之后，凭借经验和人脉赚了不

少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刘金龙结婚的时

候，他妈向他
这个舅舅借
了点钱，结婚

后一直还不
了，刘金龙就
开始跟着他
学习收古货。

几年后，他还
清了借款，自
己手里攒了

点钱就单干
了。也许命里
该他发点财，

有一天，他在
邻村一位老
太太家 元

买了一个锈
迹斑斑的铜

香炉，回家清洗之后，发现这个铜香炉质地

精良、做工精细，“大明

宣德年制”款规整如刀
刻，经专家鉴定，这是

一只真正的明代宣德

年制的官窑宣德炉。他

舅舅介绍一位收藏家
用高价买走了，他得了

一大笔钱。用这钱，他

盖了新房，买了轿车。
这些年，他常想起亚

琴，尽管昨晚没有梦见

她，但是梦见了与她有

关的班主任，他越发想

念她了。

他决定到裴庄转

一转，看看能不能见到

她，顺便铲一圈地皮。

车很快到了村口，他将

车停在村外，径直走向

亚琴家。远远地看到贴

满瓷砖的两层小楼，尽

管有些破旧，但依然不

失当年的豪华。亚琴的

公公前些年是村长，自

己在村边搞了一个化

工厂，是远近闻名的暴

发户。这两年环保查得

严，化工厂倒闭了，听

说还欠了大笔外债。

看着脱了漆的旧

铁门，刘金龙有点犹豫，以往他是不会进这

样的门户的，从铲地皮的经验来判断，这门

是改革开放后破落暴发户的家，没什么古

东西。因为他今天不是来铲地皮的，便忐忑

地敲了几下门环，听见有一个女人沙哑的

声音问：“谁呀，进来吧。”他慢慢推开铁门，

站在大门口，看见了一位面色苍白、目光呆

滞、鬓角因长时间没染而灰黄的女人。那女

人迟疑而无力地问：“你找谁？”刘金龙有些

发呆，他不确定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谁，模样

像亚琴，但又太不像了。他记忆中的班花是

天仙似的，特别是结婚那天，比电影明星还

漂亮，可今天距离他几米远的这个女人不

是王亚琴，又会是谁？他说：“大娘，不，大

嫂，你家有古货吗？我是收古货的。”她慢慢

地说了句：“没有，什么都没有。”说完转身

就要回屋，就在她转过身的一刹那，刘金龙

凭借他辨认古货的眼睛和记忆 认出来

了———她就是王亚琴！他大胆而有些迟疑

地叫了一声：“亚琴！”，她的身子明显地停

顿了一下，但她没有吭声，也没有回头。刘

金龙确信她听见了，就跟着走进屋，急切地

说：“亚琴，我是王金龙，你不认识我了，咱

们是初中同学！”亚琴转过身来，却已经是

满脸泪花，小声说：“你有事吗？”刘金龙看

着亚琴的脸激动地说：“我，我，我没什么

事，我就是……”话说了半截又咽到肚里

了。亚琴伤心地说：“你还能认得我？我早已

不是以前的我了。”亚琴给他倒了一杯白开

水，让他坐下，面无表情地诉说了她这几年

经历的事情：亚琴的公公因欠债躲到姑娘

家去了，常年不敢回家，要债的人踏破了门

槛；婆婆因担惊受怕于前年突发心脏病去

世了；有一个儿子，专科毕业后在外找工

作；还有一个女儿，正在上大学。

刘金龙听完这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

真的，原来那样风光的家庭，十里八乡都出

名的婚姻，让多少人羡慕的生活，如今竟成

了这般光景。他沉思了片刻，对亚琴说：“你

有困难，我来帮你！”话音刚落，就听见卧室

里传出来一个男人急促的咳嗽声，亚琴赶

紧跑到卧室，刘金龙跟了进去。

他看到凌乱的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

人，床边挂着输液的吊杆和瓶子，床头摆满

了各种药物。亚琴把男人的头抬起来，把枕

头垫高了些，说：“这是我丈夫，去年得了脑

溢血，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停了几个月，总算

保住了命，现在瘫痪在床。”

刘金龙没说什么，从车里取了一万元

现金给了亚琴，开车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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